
沐浴宪法的神圣之光

■欧阳美书

☆话题背景
为彰显宪法权威，激励和教育国家

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加强宪法实施，2015年7月1日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五次会议决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
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
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4月26日下午，
州人大常委会组织新任国家工作人员
向宪法宣誓，刚刚获得任命的10名国家
工作人员面向国徽，手贴宪法庄严宣
誓。（综合媒体消息）

我们在厘定动物
与人的关系时，常常
在“兽性”与“人性”两
个词上转换，兽性即
所谓的生命本能，人
性即所谓后天教化。
然而，人之所以为人，
还有第三个属性即

“神性”，只不过“神性”
或“神圣”二字更多时
候在被宗教所使用。这事实上已经证明了
人类的进化方向与历程，从动物（兽）到人
（人性），从人（人性）再到神（神性）。这种进
化，既是身体的，更是精神的。

只不过，这种进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
有着曲折与反复，潜藏于人体深处的兽性
时而跑出来破坏人性，否定神性，进而危害
他人与社会。对此，人类想到的办法是制
定规则，将兽性关进“规则的笼子”。各类
法律、道德、纪律规范，就是这种规则。而
宪法，则是最高规则，是社会最高组织——
国家的根本大法。

与普通法律规范相比，宪法作为最高
规则、最高规范，既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更
是全体民众意志的反映，并由此拥有了不
可忤逆的神圣与威严。虽然在产生一部宪
法时，未必是全民投票百分百通过，但宪法
一旦确立，就拥有了它的神圣与威严，哪怕
不赞同它具体条文的人也必须百分百地忠
诚于宪法并忠实地执行；否则，就是违宪！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宪法作为一国之
根本大法，它与国旗、国徽一样，是一国之
标志、象征，是每一个法治状态下的公民安
全、权利、幸福之最高精神寄托和最高保
障，值得我们每个人景仰与维护。一个没
有宪法的国家，不能称之为国家，哪怕强如
汉唐，亦只能称之为“家天下”；一个可以随
便轻忤宪法的国家，同样不能称之为是一
个正常的国家。

由此及彼，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出入代
表着国家的权柄、威仪与光芒的人员，从内
心深处遵从宪法到无论公私场合所有的言
论、行为都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
就成为必然。并由此可以认定，全国人大
制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时向宪法宣誓的
规定，完全符合历史大势与潮流，是一种深
得民众内心点赞的进步之举。而我们据此
也可确认，在一个没有宪法或宪法缺少尊
严的国度里，个人的权利、幸福或尊严根本
就无从谈起！

看着我州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公开
进行宪法宣誓的新闻，笔者欣慰之余也有
一点小小的希望，那就是这类新闻应尽可
能“大张旗鼓”一些，纸媒、电媒，传统媒体、
新媒体等集体上阵，不惜文字、图片、时间、
版面地全力“公开”，让我等普通民众有更
多机会沐浴到宪法的神圣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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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郭昌平）近日，由龚伯勋编撰、康定市出
资的《康定的记忆――图说炉城》出版了。

《康定的记忆――图说炉城》是一本图文并茂的
书籍，龚伯勋通过图片的形式，从古牦牛国说起，一直
说到康定撤县建市，这其间他说到了康定历史上的几
次变迁；讲到了康定城的兴起；讲到了康定的三个城
门；讲到了作为西康省会的康定；讲到了康定的解放；
讲到了康定的城市建设；还讲到了康定历史上的文化
名人……

龚伯勋用图片让读者又看到了康定的这些建
筑，这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代人的乡愁，这就是这
本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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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三言两语将记者带向过去，
参看着《共和国的拓荒者》一书，马胜
云老人的人生故事渐渐在记者眼前浮
现。

1946 年初秋，马胜云考入康定中
学高中一年级学习。此时，与高他一
班的任乃强结识，经任乃强介绍，接触
到一些进步思想，参加一些进步活动
后，读过一些进步书刊。 此时，马胜
云积极参加在康定中学义演《林冲夜
奔》话剧，此活动当时在康定有一定影
响。

1948 年初，原国民党 24 军军长、
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起义，康定中学停
课。为解决学生读书问题，康定县回
民新办一所小学，马胜云受聘康定回
民小学任教。

此时，国民党残部时任国民党西
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代行
长官职权的胡宗南，将长官公署在刘
文辉起义后迁至西康省西康县，命部
下田中田师长进剿刘文辉，刘慌忙撤
退，田师攻占西康省会康定，田师攻进
康定后从空中投援物资，其残军在街
上任意鸣枪横行，杀害中共地下党员、
逮捕进步人士，市民非常恐惧，战争硝
烟尚弥漫在康定。

马胜云冒着土匪（财主、恶霸）袭
击的危险，忍着蚊虫的叮咬，在南郊山
区一带玉林宫的密林中躲藏。解放军
进入康定后，马胜云才回康定。回康
定后，马胜云仍到康定回民小学任教。

不久，马胜云被派到干部政治培
训学习班学习，学习了一段时间，结
业后，仍回原校工作，被学校聘请任
该校校长。此后，18 岁的马胜云被
康定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为代表参加
第一届大会。之后，又被推举为西
康省藏族自治区政协委员出席第一
届大会。

不久，马胜云到北京中央民族军
政干部培训班学习。培训一年（目的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筹建自治区），
1950 年初培训班毕业，受到毛泽东主
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对于上述经历，马胜云老人只用

了一句话概括：“我从康定出来，一口
袋糌粑，一口凉水，在泸定过的溜索。
从康定走出来就是为了做点事。”

马胜云老人告诉记者，自己原本
可以选择随军进入西藏，进而走上从
政的道路。但此时，马胜云深感建国
之初国家建设，急需矿产资源，因此，
军政干部培训班毕业后，马胜云未从
政，主动要求到北方交通大学补习基
础知识。补习班结业，马胜云选学地
质，入北京地质学院学习。

回想这一人生选择，马胜云老人
说：“地球上的生命都有一个从生到死
的过程，名利只是几秒钟的事，要为人
类做出有贡献的事。”

1955 年，马胜云从北京地质学院
毕业，分配到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办公
室，任李四光部长的学生、助手，参加
筹建地质力学院研究室，并在地质力
学研究所工作。

从此，马胜云与“苦”为伴，却甘之
如饴。

此后四十年，作为学术秘书，马胜
云几乎参与了李四光主持的所有地质
研究工作。冒严寒，顶烈日，在人烟稀
少的戈壁、荒山中，跋山涉水，攀悬崖，
临深渊，登峰探谷，进行野外地质考
察，马胜云与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
者们先后对京津、皖南、大别山、湘南、
秦岭、胶东、苏南等地区的构造体系厘
定、经向构造体系建立、构造复合联合
及地壳运动时期鉴定等地质力学基础
理论和某些重要矿产的成生与分布规
律应用研究做出贡献。

在野外地质考察研究的那些年，
马胜云住过牛圈，也睡过猪圈；他曾
在翻山时，从山上摔下来；他屡次遭
遇猛兽，说不清多少次掉进深沟之
中；在野外考察的路上，他曾三天三
夜挨饿；在安徽考察，由于怀里揣着
指南针，乡里的干部和村民误认为马
胜云是特务，将他抓了起来；在进行
地质考察时经过的村庄里，村民点不
起菜油灯，马胜云只能借火堆发出的
光完成考察报告。

当天，马胜云老人对记者聊得最

多的就是自己野外考察时的经历，从
老人说话时的语气和眼神之中，记者
能够感受到老人内心的自豪感、以及
作为新中国地质事业开拓者的那份
豪迈之情。

上个世纪 50 年代，在以李四光
为代表的新中国地质事业开拓者们
的努力之下，我国相继发现了大庆
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等重要油
田，一举使中国扔掉了“贫油国”的
帽子，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

作为参与者之一，马胜云老人还
通过自己的文字继续书写那段历史，
普及地质科学知识。老人先后写下了
地质力学专著《怎样找钴矿和矿》、科
普读物《穿过地平线》、《李四光年谱》、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等
专著，参与编撰《李四光全集》已出版
八卷，以及编写科研报告、科学规划、
编审书刊几十册等。如今，将近九十
高龄的老人已开始写作一部自己的回
忆录。

新中国建立之初，还有多少人曾
像马胜云老人一样为了理想奋斗一
生、贡献一生，却又终究甘于默默无
闻？结束采访后，记者被这个问题
牢牢抓住了。记者似乎明白了马胜
云 老 人 一 直 毗 邻 李 四 光 纪 念 馆 而
居，不愿离开的原因。

由于时间的缘故，也由于老人年
事已高，许多可歌可泣、永远值得铭记
的故事马胜云老人尚未来得及向记者
讲述，但记者相信它们一定会出现在
马胜云老人的回忆录之中，这些故事
也一定能给今天的人们带来启示。

走出马胜云老人的家，经过李四
光纪念馆，脚下的路宽阔笔直，经过这
条路，马胜云老人从康定走到了北京;
经过这条路,许多和马胜云一样的人从
祖国的五湖四海汇聚到了一起;经过这
条路，新中国的现代化的轮子飞速旋
转，中国天翻地覆慨而慷。

这一切很容易让人想到五星红
旗，它色彩鲜艳，四颗小五角星正紧紧
依偎着一颗大五角星。

记者通过马胜云老人在康定的
亲人，找到了老人的联系方式。经过
中关村南大街和西三环之间的联络
线，再经过北京舞蹈学院南门、紫竹
院公园北门，记者很快就到了地质力
学研究所的南门。

研究所旁边就是李四光纪念馆，
因为李四光先生的后人还在此居住，
该馆不对外开放，只接受内部参观。
马胜云老人就居住在与李四光纪念
馆毗邻的一栋老房子里。

门开处，一位佝偻着背，穿着布
鞋，走起路颤颤巍巍的老人出现在记
者眼前，这位老人就是马胜云。马胜
云老人的子女告诉记者：由于老人年
事已高，不能长时间接受采访，要控
制好时间。

刚刚落座，马胜云老人伸出双手
轻轻握着记者的手，老人的手透着一
股凉意。老人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头，
缓缓对记者说：“我至今仍然清醒，主
要靠头脑应付，然后是身体。”老人语
气虽缓，但神情坚定。

随后，老人拒绝了记者的帮助，自
己颤颤巍巍站起来，一步分作三步缓
缓走到另一个房间，接着老人又颤颤
巍巍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书，书名是《共
和国的拓荒者》，由中国国史研究编修
馆编撰，中国科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马胜云老人告诉记者，他从没有
接受过任何针对自己的采访，所以没
有什么准备，书中的描述或许会对记
者的采访有所帮助。“你从老家康定
来，今天就是老乡间随便聊聊，听听
乡音。”马胜云老人向记者解释接受
采访的原因。

据记者了解，马胜云老人在汶川
大地震后接受过记者采访，主要是从
地质科学角度解释问题和疑惑；此
外，马胜云老人还接受过北京晚报记
者的采访，讲述李四光晚年的故事。
记者注意到，迄今为止，在马胜云老
人著述的作品中，除开地质科学研究
方面的书籍外，马胜云老人还撰写了
多本与李四光先生有关的书籍。

记者立即联想到了互联网上，关
于马胜云老人那不足四百字的个人
简介，而且在互联网上几乎找不到与
老人有关的照片，这与当下许多名人
的词条让人眼花缭乱颇有些不同。

在聊天的过程中，记者无意中发
现了老人获得的一本荣誉证书，让人
惊奇的是，这本荣誉证书完好的密封
着，尚未打开。更让人惊奇的是，对
于这本荣誉证书的存在，马胜云老人
并不知情，在颇有些意外的表情下，
老人打开了这本荣誉证书，证书上的
文字表明，马胜云老人入选《中华民
族好榜样》一书，由此获得该荣誉证
书和奖章。

马胜云老人淡然一笑，随即将证
书扔在了床上。

顺着老人的这个举动，记者简单
环顾了整个屋子。在屋子里，记者再
未看到任何的荣誉证书。在简朴的
书柜里，用毛笔字写下的“祝愿好人
一生平安”的一幅字和许多书籍映入
记者的眼帘，这些似乎是整个屋子可
以算作装饰品的东西。

屋内的整个布局仍然是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风格，房内家具简朴，
透着过去年代的气息，在屋内的墙壁
上，出现了一些用蜡笔直接画在墙上
的图画，像是小孩子涂鸦之作。

据马胜云老人的家人介绍，过去
一家人挤在屋里住，后来，马胜云老
人的儿女们各自成家，仅剩马胜云老
人和妻子住在这里。整个屋子内，除
了那台索尼牌液晶电视，记者着实无
法把这个屋子和首都北京，和宽阔的
街道以及这个闹哄哄赶时尚的年代
联系在一起。

与这一切相对应，由于上了年
纪，马胜云老人始终保持着缓慢的语
速向记者三言两语勾画自己的经
历。此时，记者在感叹马胜云老人生
活如此简朴的同时，也试着在老人的
讲诉中理解一个远去的时代，理解一
代人，理解中国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心
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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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定走出来就是为了做点事”
——记李四光学术秘书、地质力学专家马胜云

■本报记者 唐闯 文/图

世人识得李四光，却未必知晓马胜云。
李四光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为中国甩掉“贫油”帽

子，创立地质力学理论和中国“两弹”的研发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5年，马胜云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到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办公室，任李四光部长的

学生、助手。在李四光教授耳提面命之下，开始了他的地质力学研究生涯。
1958年，马胜云和孙殿卿一起发现北京西山隆恩寺第四纪冰川遗迹，李四光教授对此十分

重视，他说“北京西山冰川遗迹的发现和确定，对中国冰期问题有肯定性和决定性意义。”前苏联
科学院纳里夫金院士，对此著文称是“亚洲地质史上光辉的一页。”（苏联《自然》1960年第8期）

根据百度搜索提供的资料，马胜云1930年11月出生，四川康定人，男，回族；根据《共和国
的拓荒者-全国优秀老干部图鉴》一书记载：马胜云1928年生，四川康定县人，回族。

尽管互联网上和书中有马胜云老人的文字资料，但文字简略。互联网和书中所示关于马胜
云的出生日期有出入，但无论从那一年算起，马胜云已经快满90岁。得知马胜云老人居住在北
京，记者专程前往，对老人进行采访。

■韩晓红 邓知

张尚喜，战斗英雄，随部队南下来到康
定，最后留在了甘孜州，在石渠、理塘、甘孜、
得荣、炉霍工作过，现居泸定干休所。

当我们敲开泸定干休所张尚喜老人家的
时候。拄着拐杖的张尚喜老人迎我们一行进
屋。老人的住房谈不上宽敞，但很整洁，所有
的家具谈不上时髦，却安排妥帖。

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
这位当年的战斗英雄虽有些佝偻，但从

高大的身躯仍能看出他当年的英姿。
老人平静地讲起了他的南下经历：

“我参加革命是从参加县大队开始的，后
来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部队，我是机枪手。”
老人回忆当年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时

候，不时重复着当年端着机枪冲锋、扫射的动
作，神情有点激动。

“ 我 们 团（555 团）进 驻 康 定 ，接 防 558
团，”老人向我们讲述着当年进驻康定时的
情景。

老人告诉我们，他最初在石渠，后来走路
到理塘，走了 18 天，后来又从理塘走到得荣，
走了 22 天，之后又调到炉霍工作。“那时的生
活的确很艰苦，要开展工作，还要剿匪，我的很
多战友牺牲了生命，我经常想起他们，想起那
些和我一起走进甘孜州的战友，心里很难过，
毕竟我们一起战斗了那么长的岁月，我们一起
走南闯北，一路南下，一路战斗。”

“战争时期，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党指向
哪里，就打到哪里。到了地方以后，也只有
一个念头，服从党的安排，服从组织安排。”

“我的生命都是党给的，为党的事业做一
点事情是应该的，我无怨无悔。”

老人对自己几十年来吃了多少苦，立了多
少战功，经历了多少次危险似乎记得不多，没有
说起。只是说：“每次战斗下来，都有纪念章发
到我的手中，我保存了好久，后来搬家丢失了。”
这是党和人民给予他的荣誉，弄丢了他很遗憾。

结束对老人的访谈，起身即将离开的时
候，老人连声说给组织添麻烦了，感谢老干局
的关怀以及此次专门派人搜集他们当年事迹
的作法。

致敬!南下干部
——我州南下干部采访札记

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争创藏区一流

抓实“十个一” 实现“七提升”

《康定的记忆——图说炉城》出版


